


 

 

导   读 

《醒世新编》一名《花柳深情传》，四卷三十二回，成书于清光

绪乙未年（１８９５年），六年后即光绪辛丑年（１９０１年）上海

书局石印本行世。小说末尾明确指出作者题写的书名为《醒世新

编》。而《花柳深情传》之名盖书商为迎合读者心理而妄改之名，袭

才子佳人之俗套，殊乖作者本意。故今之校点本恢复原名。作者署

“绿意轩主人”，即清光绪年间浙江衢州之萧鲁甫，字詹熙，善画。

詹熙痛感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，因思中国之所以积弱不能自振的原

因，正应了英国人傅兰雅的一句话：“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，一时

文，二鸦片，三女子缠足”，遂引起强烈创作冲动，在两星期之内即

写成这本提倡根绝以上“三害”的小说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中首倡改

革开放之书。王 曾看过作者手稿，并加以称赞。作品的中心思想，

是通过浙东西溪村魏氏家族的兴衰史，抨击时文、鸦片及女子缠足这

“三害”的误人之罪，鼓吹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经营之道，通过办洋

务走富民强国之路。作者持改良主义观点，其局限也很明显。 



 

 

自   序 

光绪乙未，余客苏州，旋往来于申浦，秋复航海至舟山。是时倭

人入寇辽东，我兵不振，旋踞台湾。朝廷议和议战，久而不决，以故

余所至之地，人心汹惧。于是，朝野士大夫莫不奋笔著书，争为自强

之论。英国儒士傅兰雅谓：“中国所以不能自强者，一时文，二鸦

片，三女子缠足。”欲人著为小说，俾阅者易于解脱，广为劝诫。余

大为感动，于二礼拜中成此一书。儿子麟来亦随侍在苏，乃逐日抄

录。书成，藏诸行箧者三年。 

丁酉春，余复卖文海上，乃以作书大意就正于天南叟。叟亦称

善。即有怂恿以是书付梓者。时予适欲北上，未遑改削。五月客津

沽，同年钱省三观察邀余辑《中西化学通表》一书，往返商酌者半

月，故欲点窜是书而又不果。六月客京师，同人索余画者纷至，日无

宁。七月谒聂功亭军门于芦台营次，其幕友罗秉真又酷嗜予画，贤主

嘉宾复坚留予十数日，并得交芦台尹周勉斋。勉斋蓄古画甚伙，日邀

余代为评骘。于是，各为画数帧，独秉真得予画为多。七月梢还沪，

又有索是书付梓者，予乃于前后文略加补缀而付之。 

噫!此小说也成于无心，大半皆游戏语，岂知此书成于三年以

前，是时上海、湖北等处并无所谓天足会，而各省乡试亦并未奉有部

文于第三场改策西学；又四川、两湖等处亦未设立禁烟会。今何如耶?

吾友长沙孝廉赵叔芝并谓予曰：“吾乡禁烟会立法甚严，且用凤茹花

一味，可以立止烟瘾。”此花处处药肆中皆有之。其法：如烟瘾日吸

三四钱，但用清水煮凤茹花三朵，服之三五日，其瘾立断。以后见烟

则呕。此法予在京师亲见叔芝为其友戒烟，其验如神，书中并未叙

及，今补录于此。 



 

 

然则予作是书窃谓开风气之先，为暮鼓为晨钟，一唯阅者能警觉

否耳。至于诙词谐语，亦或有之，此作小说体例宜尔也。若谓为刘四

骂人，则其人必为不善看书者，吾滋惧矣。 

光绪丁酉重九日，绿意轩主人衢州肖鲁甫詹熙序于上海春江书画

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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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回  绿意轩中思著作  西溪村里说原由 

自古富强之道，不外乎兴利除弊。然而，此四个字人人皆知，而

至于今日，我中国所以不及泰西诸国，其利弊安在?绿意轩主人尝蒿

目时艰，未始不知时世之日非，思欲著一书以醒世。 

窃念我中国之人，士、农、工、商，人有四等，无人不知谋利，

亦皆各竭其心思智力搜奇争异，其聪明非不如泰西。诸国讲求气学、

化学、电学、矿学、水法、机器等项生财之道，能以人巧代天工；中

国之人患在不学其学。有等不学时务者，直以为不屑学，有等善趋风

气者，固亦心羡其学，而无位无权，虽心知其利，而卒不能独行其

言。此中国人居心大概如是。绿意轩主人固无位无权者也，尝欲设法

以兴利义，苦于力不能行，莫如独善其身，为一室一家之计。盖弊不

去则利不生，吾既无力以兴利，吾岂无法以革弊?然居家弊端百出，

欲革弊而未得其最切要，最关系，最有益于人生者，则如理乱丝，苦

无头绪，思欲有下手处而不得其门。用是居恒郁郁，觉满腔救世苦心

无处发泄，如是者积数十年。 

光绪乙未仲夏薄游吴门，阅沪报，有英国儒士傅兰雅求著时新小

说启，其略曰：“窃以感动人心，变易风俗，莫如小说，推行广速，

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，习气遂为之一变。今中国积弊最重大者，计

有三端：一鸦片，一时文，一缠足。若不设法更改，终非富强之兆”

云云。绿意轩主人阅之，不禁跌足叹赏，拍案叫绝，谓此三端确切深

中时弊。今之中华，若不去此三弊，男女生机日蹙，生计日穷。因

思：阅历半生，有得诸耳闻者，有得诸目见者，皆未始不以此三者丧

其家财，戕其性命。可以演为小说者，指不胜屈，笔不胜书。就近说

数人，述数事，亦足以资警戒，寓劝惩者。看官知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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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人家住浙东，物产丰饶，风俗华侈。若说生财之道，无乎不

可，而卒不免于贫穷，渐次受尽苦辛。忽因悔悟而变其俗。主人邻近

有一巨族，姓魏名隐仁，字鉴堂。生子四人：长名镜如，次名华如，

三名水如，四名月如。女一，名阿莲。其上代原系簪缨世族，至隐仁

之父名耿号伯廉，曾在广东作监运使发家。告老回籍，居东之西溪

村，于是买田造屋，田尽膏腴，屋亦宏敞。其家自运使公以下，无不

喜吸鸦片，子弟争相效尤。 

运使公仅生一子即隐仁，性喜诗书，不问家产，而于鸦片尤最

好。然平时尝戒其四子，谓：“我家以作官起家，不用功上进，实属

自暴自弃。尔祖年老，尔父多病，特借鸦片以驱病延年。尔等各有执

业，何可吃此?我时常知尔等在外偷吃，尔先生从不责罪，亦是不便

开口之意。将来我必告先生，若再偷吃，轻则扑打，重则驱逐门外，

决不收留此种下流子弟。若听我说，从今以后用心写字读书，趁此年

轻，专心八股，将理法细细讲解，并将国朝三十名家，择其声调铿

锵，格律严整，不落俗套，能合时趋者，抄录数十家，以供揣摩。此

方是有益身心之学。”父亲语未毕，其四子月如年仅十二岁，三子水

如年仅十五岁，早已垂头思想；长子镜如已十九岁，听父亲一片迂腐

之言，暗中窃笑，意谓：“读书者，我们村中左右前后，十家九读

书，其子弟并不见有好处，何者谓有益身心?若说做八股做得好能作

官，眼见我祖老头儿是从未入流捐起，一路路捐上去，是从知府巴巴

结结做到运使的，何尝是必工八股方能作官。此明是父亲欺人之

语。”次子华如年已十七年，生性喜好读书，爱酒贪色，相貌又生得

如妇人女子一般，虽年未弱冠，而娼寮妓馆是其长走大路。浙东有一

种花船，名为头亭船，船中皆有女妓，或二、三妓，或四、五妓，能

侑酒，能歌弹。华如素常游历，却苦于无钱使用。今听父亲说文章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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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好即可作官，想：“做得官来必有钱用。若我发财时，必讨他一、

二个绝色船中妓女。”当时一面呆想，一面听里面丫环名唤春云出来

传话道：“老太爷吩咐，连日先生放馆，少爷们已玩得不像样。可请

老爷自己教教。大少爷已将上房老太爷地板下埋的三年陈膏偷了二、

三罐去，此次可饶恕他，下次切不可再偷。此膏系老太爷心爱的。老

太爷说此膏系赵姨娘亲手煎制，虽不值甚钱，赵姨娘却不惯扇风炉、

泡笼头，脚小立不稳，走动吃力。” 

原来运使公致仕回家，自正夫人贾氏去世，在扬州去〔花〕银一

千五百两买一妾，姓赵名俏菱，以其双脚尖小俊俏如红菱，故取名俏

菱。运使公所有衣服银钱，皆赵俏菱经管。隐仁之正妻张氏生了四子

一女，即早去世，故赵姨娘得以把持家事。时阿莲方八岁。运使公爱

怜孙女，因其无娘，即令赵姨娘抚养，自四岁为其裹脚。 

浙东风俗，世家大族之女无不裹脚。若裹脚至三寸，则以为做女

子分所应得。若寻常居家者，则个个脚皆三、四寸；若五寸外，不但

做媒者碍口，则女子自己亦觉难以见人，必不敢至亲友处赴席。至出

阁时，亲友见其脚大，无不耻笑，甚有以“满床脚”、“大鱼”取为

浑名。大脚女子至羞愧不能自容，且有以脚大而为本夫所弃者。浙东

风俗如此，故赵姨娘为阿莲裹脚恐其不小，特从上海屈臣氏买妙莲散

等药，为其煎洗。看官知道，此药系图利起见，假立名目，其药系矫

揉造作，约束气血，有干天和。煎洗以后，未有不因之肿烂者。阿莲

不胜痛苦，日间寸步难移，夜间宿在被中，稍得热气，血气融和，奈

缠裹太紧，血气不能流通，异常疼痛。赵姨娘听其啼哭，起初尚起床

为其解视。后一夜三五起，心不能耐，极口痛骂，将两足缠紧，咬牙

切齿叫：“阿莲!我今明说，汝母既然去世，自然是我看管。若不能

将汝脚裹小，旁人必说我是坏心，将来长大出阁嫁人，必定为轿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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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。”盖浙东风俗，轿夫婆皆遂安人，脚皆蠢大。赵姨娘一面骂，一

面仍将阿莲脚裹紧。次早即着女仆黄妈背至馆中。其时先生早已到

馆，令阿莲与镜如五人同读。阿莲颇颖悟，书一到口即能成诵，兄妹

五人唯华如稍可比拟。 

阿莲胆最小，见先生责打大哥、二哥，阿莲即不待训饬，便专心

致志，埋头用功起来。水如、月如亦不过随班诵读而已。唯华如想发

财，好有钱嫖妓女，因立志亦用起功来。先生心亦甚喜，尝对运使公

说：“二令孙及令孙女，将来必有出息；令大孙为人谨饬，做文章亦

能谨守成格。不若如今所称时髦鬼，做得几句陈腐文章，自谓龙吟虎

啸，其实鸿文无范，难入识者之目。”运使公本不是科甲出身，点头

称是。隐仁是从八股中忘身舍死用过功来的，一闻此言，便极口赞先

生之言不错，且说出一段大议论来。未知所论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 



5 

 

第二回  明眼人劝夫改业  痴心老纵妾持家 

且说隐仁听先生说做文章须谨守成法，譬如题目须截作还他截

作，滚作还他滚作；一章书有一章书之正旨，将这章书中捡了两句出

了题目，便要句句关合题旨，方算得语不离宗，这便谓之成法。若时

髦文章便不是这样，无论何题，无论何段，书总随文章的喜欢，若要

如何做法，便逞心的做去，不管文法书理，但能翻前人之案，便说不

拾前人牙慧，于是随着自己的议论，放胆做去。有时做得来石破天

惊，鬼神夜哭；有时做得来莺啼燕语，柳媚花明。此种文章原是不拘

成文，方能入于化境，所谓神明于规矩之中，超脱于规矩之外。这个

道理先生哪里晓得，只苦苦守着成格便足足送了先生的一生性命，到

此便将这个衣钵传了隐仁。隐仁原是个腐气薰天，酸气入骨，无可救

药的一个人，如今听了这话，更觉酸而又酸，腐而又腐，因此终日只

与先生谈文。这先生说得高兴，便亦疯疯癫癫讲个不住。先前先生间

数日尚回家一转，自与隐仁谈文，便无日无夜住在馆中。隐仁只知先

生家中有得吃，有得用，殊不知先生家中早已庖厨火绝，甑釜尘生，

先生一切置之不问。却亏得这师母，虽说是农家出身，却晓得做人的

大道理，常劝先生说：“我想，做人何事不可以谋生，何必苦苦向这

千年读不完的，万年读不尽的书中寻生活。读了书若是有用，此书便

是读得的；读了书，若渐渐要饿死，此书便是读不得的，不如早早改

业为是。”先生听了师母之言，大不以为然，反骂师母说：“为人不

读书，便是个下流东西。”师母忍了气，又劝道：“你不要怪我说

你，看看世上发财的人，哪个从读书得来的。大凡要发财，必须要做

生意，或耕田种地，或买贱卖贵，然后可以发财。若说不读书便是下

流种子，据你说凡读书人便算是上流种子，不读书便算下流种子，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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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下流种子尽多，何以倒不饿死?我虽是个女流，想想你的说话，亦

枉称为是个读书人，大道理全然不懂。可知女人嫁读书人总是晦气。

你目下可知道我们住在家中，柴米一日不济一日，儿子又呆捧书本，

不赚得一毫半文回家。若不改业，将来必至饿死。我进你门，已见你

九次赴杭省乡试，我所有钗环衣服被你当尽，仍未见得分寸功名。即

使得了举人进士，岂可以当饭吃?现今你所得修金只够一家粮米用。

所有每年添补，各冬夏衣服，是我掘野菜，饲猪养鹅，拾余粒，籴糠

屑，蓄鸡雏，俟其长大卖去，以易布匹。我又不惯裁剪，因托缝匠裁

好，俟黄昏洗涤碗盏后，方回房拈针穿线，拼命缝缀，你父子方得有

衣服遮羞。可怜我已吃尽辛苦，你总装作不见不闻。” 

先生见师母抱怨，只得发话道：“难为你了。”师母道：“我说

许多话，你便作一句抹煞。我不稀罕你奉承。我本种田人家出身，只

知祖父以来至于孙子，并不靠‘子曰诗云’吃饭，家中件件皆有，人

人亦未尝冷待他。我家亦蓄奴养仆，一呼百诺，只不过无人识字，每

年请一个先生清理契券，照料账目。至于打水劈柴，皆有人使用。我

在家做女儿，只管绩麻纺线，每日亦赚得钱数十文。今我至你家，不

但无此项出息，名为体面，提篮负筐之事又不屑为的。试问我系你何

人?终日谈文说理，仍不能不令妻子抛头露面。你以我不识字之故，

尝骂我‘粗坯’、‘夯货’，你固细微伶俐，何以不早早发达?父子

两人衣服何以又从‘粗坯’、‘夯货’给发?可知天下之事，百事可

做，唯书最读不得，读了书便是一条死路。譬如小经纪可以赚钱，读

书人爱惜身名是不肯做的了；手艺是从小学，就更不必说；若飘洋过

海买出贩入，读书人是与财神无缘，眼看不起的，身子又经不得风

浪，胆小眼小，出门百步便思回家，等等无用。故曰书中是一条死

路。据我看来，不如舍却书本，寻些小生意做做亦度日。”先生听至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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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又不耐烦起来，便对妻子说：“你见市上可做生意的有几个廪生?

不通!不通!”因此在家吵闹，数日懒意到馆。后知放了多日，难以为

情，仍旧进馆。 

却好运使公进上房后，隐仁与之谈文，便投其所好，口口声声

说：“今之文章所以不中者，总由于花样之不新，理法之不讲，自以

为是，遂埋没多少英雄好汉。”隐仁道：“先生说得有理，我最不服

有一种中的文章，是包罗史事，内中夹说洋务。其说勾股弓较弦等

法，犹是中国人应有之学；闻其说电气灯、火轮、汽车等项，自以为

博通时务，其实不成文理，已失圣人立言之本旨。”先生道：“是极!

此人作这文章时，其心一味务外，并未尝钻入题中去。且于西人电气

灯、火轮、汽车等并未尝亲身目见，亦不过空中摹写。主考房官遂觉

新鲜夺目，决意取中。其实此种文章我宁死不做。若做了此种文章，

后人翻阅文集，较诸佛经梵语尤觉污秽。前人如赵清献公，犹以其文

集中有不应阑入之语，奉部驳斥，至今不得从祀庙。何况以外夷诡怪

之谈用之应试文字，更大得罪于名教。”主宾二人互相议论，学生五

人唯华如稍有领悟，其余若无闻见。时见壁间挂钟已打十二点，家人

排上饭来。先生原不讲究饭之粗精，菜之美恶，二三口即去了一碗。

隐仁系官家子弟，已觉饭米粗糙，不能进口，将箸细细检出糙粒，问

家人：“此米可是乡庄中交来的么?”家人回：“是。”隐仁道：

“何以不舂舂细些?”又说：“此种糙米老太爷可能吃么?赵姨娘何不

另换上好米?”家人不敢开口。原来西溪村家家皆吃鸦片，每年田中

所得出产不够开销。又大半以吃鸦片之故，皆以肥田种罂粟，以瘠田

种稻，故所产之米虽舂之千百次亦不能如他处柔软洁白。家人自老太

爷以下，一家皆好吃鸦片，故不敢回答。饭罢，隐仁至书架上抽了一

本看时，系《阑雪堂稿》，一面看一面说：“此种文章方是大利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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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，可惜理法差些。”正说间，门上人传报：“先生家有事差人来

请。”先生正说文章说得高兴，听得家中来唤，便说扫兴，遂辞了隐

仁，放了学生，怏怏而去。这边隐仁带了《阑雪堂稿》，亦不去问父

亲糙米能吃不能吃，一路看稿，一路进卧房，叫春云将烟盘揩抹干

净，自己歪身倒下，细心看文。原来隐仁曾在他父亲任上适开京铜

捐，捐了一个监生，以便南北乡试，一心求取功名，家私置之不问不

理。由是赵姨娘全无忌惮，运使公又终日昏迷在烟榻上，只说儿孙用

功是第一件耀祖光宗之事，因此甚为得意，一切家事均交与赵姨娘执

掌。讵知赵姨娘系娼家出身，搽脂抹粉是惯了的。自知人品中中，不

能超群出众，只一味将脚裹得削尖如苗，瘦若秋菱。虽说执掌家务，

其实家事概不觉察。看官须知，大凡管家人必须脚勤紧，处处去到，

事事留心，方不被下人欺弄。又大凡脚小者步履艰难，高低处稍不留

心即站不定，非折损即倾跌。又或恐鞋子被污遂觉不好看，故脚小妇

人懒于行动。十有八九家中弊窦却由无人觉察而起，隐仁父子总不知

就理。因是年又有秋试，隐仁异常用功，是与先生一鼻孔出气。先生

被师母唤回家中去，不知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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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回  迂监生赴省求名  老学究临场做梦 

却说先生被师母唤回家中去，原来是因乡试盘费不敷，托妻子至

岳家商借二三十元。岳父劳伯通已被女婿缠怕了，说：“女儿应该劝

劝女婿，一连下了八九回场，至今未中，尚不知死心塌地，还要去讨

苦吃。况女婿年已四十，即使中得来，放主考、放学差亦来不及。我

不想好处，女儿可回复他，我之家私系将血汗换来的，不愿以辛苦有

用之钱白丢在钱塘江里。”劳氏道：“女儿何尝不劝过他，他总不

听，女儿无奈，只得回家走一回。”伯通说：“你不要理他，竟可直

接回报。” 

劳氏回家不敢明说，又因前日与丈夫争闹过，恐丈夫又怪他无口

才，只得说岳父说连年田地收成有限，并无余钱，只送卷资八元聊以

表意。 

先生无奈，当夜踌躇了一夜。次日进馆与隐仁商借。隐仁以先生

乡试是一件要紧事，遂慨借了五十元。先生以十元安家，自己带了四

十元。又欲与隐仁同舟，无非要想隐仁资助的意思。隐仁要舒服，不

愿同舟，说：“天气炎热，船中人多不便。我去不去尚未定。”先生

无法，只得与一个朋友搭船。此朋友姓郑名芝芯，亦系廪生，曾中副

举，家道中中，待人从无欺骗。 

这边隐仁辞了先生，因禀明运使公要去下场。运使公喜甚，便收

拾了无数路菜，又令赵姨娘从银柜内取出英洋三百元，交与隐仁，吩

咐道：“我尝听得人说，浙江考举人是要关节的。你若要通关节，或

买荐，或买连号，或买先誊，或买二三场经文策问，我有的是钱，你

要用可打电报来，我即从标号汇付。”隐仁一一答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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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早，即着家人至码头船行中雇了一只开窗起稍的大船，即前所

说“头亭船”。船户许关福知是运使大人少爷，今捐了监生，人人称

他为老爷，不敢怠慢，即令船妓小心服侍。此船有妓女二人：一名爱

珠，一名素金，年皆十八九。看官知道：大凡妓女，眼界阔大，心地

十有九明白，以其往来江湖，凡有大官巨贾，眼皆看惯。当下隐仁上

船，就知他是个玉里金装不惯吃苦的公子。及至晚间吃饭后，又见隐

仁开盘吃烟，素金即与他上烟。隐仁说：“我吃惯宝塔烟。若小口不

能过瘾。”素金勉强打了一口，隐仁犹说太小。吃完后，觉烟枪发

热，又换过一金镶的蔗枪。素金又代他打了一口，不意此枪系开斗

烟，多不能受，登时脱口。素金为其装上，又换了一枝牙枪。吃了一

口又换。一连换了十数枪，方说够了。素金便问：“一日吃几两

烟?”隐仁便说：“二两。”素金又问：“将来入场带去么?”隐仁

说：“怎么不带?”素金道：“老爷烟瘾如此之大，只能终日吃烟，

场中又无人打烟，又要自己烧烟，烧了又吃，吃了又烧，哪有工夫作

文章?”隐仁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”原来隐仁未曾下过场，其实心中

害怕。 

不数日到了杭州，即着家人寻了挑夫，将行李搬至运使河下。此

处离学台衙门甚近，以便考遗。家人先将寓处找定，付了定洋，隐仁

便乘轿进寓。不等被铺打开，即令家人就便榻上开灯过瘾。 

次日消停一日，第三日以后懒于行动，在床上足足烧了四五两烟

膏。至第四日下午，不得已着家人李升至办考门斗处，探问孔师父住

在何处。原来孔先生是本科二等生员，不考遗〔才〕，一径住在登云

桥，离运使河下却有五六里之遥。第五日，隐仁便坐飞轿去访先生。

谁知住在登云河桥下一小户人家，住屋并无内外进，原为省钱起见，

只租得一卧房。不但无内外进，并写字案桌亦不能设。当下隐仁访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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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，见无坐处，便将先生邀至一茶馆小叙。先生一面谦恭，一面坐

下，便向隐仁说：“此次正副两主考闻得两人均皆讲究洋务，不要又

似前科，取中那一等荒唐文章，我们却不会做，奈何?”隐仁道：

“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难道浙江一百零四名额数，中试者皆讲究洋务之

人?我却不信。”先生道：“洋务不洋务我不管，他只要依着理法做

去，做得流行自在快，是快爽文章，中也好，不中也好，于理法二字

不差失分毫，即以心问心，亦对得住。”隐仁道：“如今中举人大半

要通关节的。若不通关节，恐明珠投暗，虽金陈复生、刘熊再世，亦

不能中。”先生摇头不信，指着隐仁笑道：“隐仁兄，休怪我大言不

惭了，我下了九次场，足足荐了七次，何尝通过关节。今又第十次，

看我显显本事。”隐仁听了，似乎半信半疑。两个谈了多时，门外轿

夫等不住，家人只得进来请老爷上轿。隐仁一面出店，家人将带来荷

包内英洋捞了一元付了店家，找了数百文安在轿下。隐仁辞了先生，

上了轿，一路如飞而去。回到寓中，早已上灯时候，吃晚饭后过足了

瘾，又将文章朗朗读了几遍，准备去考遗才。 

这边先生自隐仁去后，回到寓处，懒得自己煮饭，便踱到饭店胡

乱用了几口。因日间听得隐仁说考举人须通关节，仔细想想却有道

理，又自想：“若真个如此，我们寒士自己妻子尚养不过来，哪有人

人皆通关节，内中岂没有寒儒么?隐仁之言，大概是卖弄自己有钱，

故意惊吓我。”胡思乱想，独自一人坐在灯前，却不禁自言自语起

来。 

不料隔壁有一老人以织绸挑花为业，素患虚嗽，夜间不能安眠，

听了多时，起来从板缝中望，望见一人面前摊一本书，却又不读。但

见低头闭目，似乎有心事一般。知是考客，暗想：“世间最苦的是读

书人过考。平时不知吃了多少辛苦，临场又不知耽了几多心思。中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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犹值得，若不中则误用聪明，至死不悟。可惜!可惜!此等看不破的，

据一省而论，亦足足有数万人。若以此数万人之心思用在别处，虽天

下极至万难不能办之事，亦无不成。我从前在外国营生，用（见）西

人制造机器，亦算肯用心思，却未见用了心思白白糟蹋；用了心思后

必有一种作为，造出一个机器的来，一家吃着不尽，不像中国读书

人，用了一世心思，从不见成了一事，造了一器，三更半夜又要进

场，尚然如是之吃苦，可见心思是白白用错的。”一面想，一面叫

道：“考先生为何不睡?”岂知这先生正在做梦，梦见出榜已中了第

十名亚魁，前次同来之郑芝芯正与他贺喜。先生正不服通关节之说，

梦中喊道：“如何我不通关节依然中了?”正在高兴，却被老人叫

醒，吓得一身冷汗，只得答道：“我亦要睡了。”说罢和衣倒下。窗

外已隐隐透了亮光，不觉仍入梦境，梦见自己仍中在第十名。复自己

想想：“我不要仍在梦中，此回须要看得明白，方好与隐仁辩驳辩

驳。”心中喜极，不禁狂叫。其时房东早已吃过午饭，听先生梦中叫

喊，奔进房来将先生摇了两摇，叫道：“先生醒醒，先生醒醒!青天

白日，尚要做梦耶?”先生开眼一看，亦觉羞惭，遂和衣起来。隐仁

着人来请，说家中有信来，先生亦有一封家信附寄在内。先生听说有

信，不吃饭便一径跑到隐仁寓处。隐仁正在骂儿子不学好。欲知端

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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